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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挖角

          正像儀和洋行大班凱塞克說的那樣，商人歡迎戰爭的消息。戰爭，就像鼓風機，席

地吹捲，把繁榮，空前的繁榮，刮向上海租界的每一個角落。租界好比一個少年，一夜之

間迎風抖擻，長大成人，向四處伸展拳腳。

          租界的實際疆域迅速向西擴張，臨近靜安寺和徐家匯，卻遠遠不夠容納同時出現的

人口膨脹，就像少年的身體不斷撐破新衣服的尺寸。數十萬來自長江三角洲的華人難民，

帶來了謀生的技能，資金，和生存空間的需求。地價如搭上春風的風箏，扶搖直上。各大

洋行，乃至外交使團，都拼命搜索手頭能支配的土地，既為了不錯過出租攢錢的良機，也

為了避免出現華人大量流落街頭擠垮租界的危局。儀和洋行將剛買下的賽馬場關閉，英國

領事館拆倒館外的圍牆，騰出空地，全部出租。在這些應急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建筑商，

包工頭，日夜不停地開工。根據不同租客的財力，廉價旅館，簡易板房，蘆席棚戶，如雨

后春筍，遍地而起。前線的戰火阻礙了周邊的米，棉，柴，順暢地流入上海，卻為從海上

運來的洋貨打開大門，洋布，洋火，洋蠟燭，洋酒。。。滿街滿市。在工部局和華人商界

提供的慷慨賞金的吸引下，千百名各國工匠，技師，工程師，雇佣兵，涌來上海，參與修

筑軍事工程。以這些新來的淘金者的荷包為目標，咖啡館，酒吧，番菜館，推陳出新，通

宵達旦，顧客盈門。

           街道上到處是穿各種軍服，佩戴各種徽章，講各種語言，和各種膚色的軍人，標明

他們屬於不同的軍階和服役單位。亮閃閃的軍刀，擦得烏亮的馬靴，馬刺碰撞鐺鐺作響，他們屬於不同的軍階和服役單位。亮閃閃的軍刀，擦得烏亮的馬靴，馬刺碰撞鐺鐺作響，

有穿著漂亮的深紅色軍服的英軍小分隊，有跟隨吹奏黃澄澄軍號的號手正步行軍的法軍隊

伍，有戴印度錫克族大兵帽和穿法國朱阿夫輕步兵燈籠褲的常勝軍，三三兩兩草綠色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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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萬國商團巡邏隊，還有剛換上華人富商捐贈的嶄新軍服的安徽辮子軍。各種軍用車馬和

軍人隊伍混雜在一起堵塞交通：拖著野戰炮向西行的馬車，蓋著帆布的軍需運輸車，驅馬

穿梭在車流中匆匆趕路的傳令兵，裝載傷兵緩行慢駛的救護車，扛著工具排隊修工事去的

華人苦力。。。軍號聲，戰鼓聲，口令聲，吆喝聲，車輪聲，牲口嘶叫聲，汗氣，馬尿臭，華人苦力。。。軍號聲，戰鼓聲，口令聲，吆喝聲，車輪聲，牲口嘶叫聲，汗氣，馬尿臭，

火藥味，裹著人馬車踐起的灰塵，在米字旗，三色旗，萬國旗，和黃龍旗的上方迴蕩。

       租界像蜂窩，哄哄不休，出入不息。

       和大批像大潮一樣涌到上海的華洋人士對沖的是，各種機構的人才荒。工部局巡捕房

要物色巡捕巡邏虹口地區，常勝軍要找能開平底小火輪的水手，安徽辮子軍要找洋教習演

練洋槍洋炮，英法聯軍要找能帶路的中國通事，領事館要找會同大清官方打交道的外交官

合組“中外會防局”，工部局要找律師厘清新擴張的租界土地上的產權，各大洋行要找當

地跑街推銷洋貨，洋兵船要找華人食品供應商。番菜館要找會講英文的跑堂。

         尋找人才的捷徑是從已經具備這類人才的其他機構去挖角。挖角的手段，形形色色，

歸納起來，無非是優惠的金錢報酬，或快速的升官。但是這種手段未必奏效，因為被挖角

的機構，為了保護人才，提前加薪或升官，先行一步，筑起防火牆，使被挖角的人不再希

罕，單純升點官，發點財。隻有在挖角的一方向被挖角的一方，提供留在原機構根本無法

實現的機會時，挖角才會成功。工部局董事會總辦皮克伍德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來挖角喬

治高易----邀請青年律師加入工部局。

          邀請是在總辦請高易在利查飯店英式早餐時提出的。總辦向高易介紹了租界新近取

得的土地：為防御從青浦打來的長毛，租界往西擴界近靜安寺；以長毛從金山灣迂回到浦

東為理由，租界在爭取往東佔領黃浦江上圍繞外灘碼頭漲起的灘地。在東西擴界的土地上，

部分是華人私有的土地，部分屬於大清的官地。工部局希望通過法律手段，向經手擴界的部分是華人私有的土地，部分屬於大清的官地。工部局希望通過法律手段，向經手擴界的

英法領事館交涉，把這些曾經的大清官地劃為租界的官地，歸工部局擁有。所以，總辦希

望高易能擔任工部局董事會首席法務官，地位待遇等同董事會總辦，交涉這項幾百畝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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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案。

         “總之，工部局首席法務官的位置比你現在江海關的職位，報酬要高得多，地位要

顯赫的多。”總辦做了一個揮臂向上的手勢，充滿信心地給游說加上結語。

       “所有總辦剛才所說的工作，如果我，作為一個自由開業的律師，可以用訂合同的方       “所有總辦剛才所說的工作，如果我，作為一個自由開業的律師，可以用訂合同的方

式，為工部局效勞，是嗎？”

        "沒錯。但是，你該不會否認，你目前是江海關的五品法務代表，對嗎？“

     “我已經向江海關提出辭呈，目前還未正式離開江海關，所以希望總辦先生替我保密。”

        總辦驚異地看著高易。律師的話講得很簡潔，顯然是實話。

      喬治高易是在堂妹夫金登干和江海關總稅務司終於談妥金登干先來中國服務兩年，以

后作為大清江海關駐大不列顛辦事處主任永久在英國倫敦工作后，正式向總稅務司赫德提

出辭呈的。可以想象，赫德一方面對此有多難過，另一方面很欣賞這個青年律師的事業雄

心。十九世紀60年代，有多少英倫青年才俊都盯著遠東的機會，他們不甘心在英國本土找

上一份安穩的工作，終老故鄉。他們想往的是，來到潛力無窮的遠東，赤手空拳，打出一

番天地，然后衣錦還鄉。赫德自己就是這麼一片雄心狀志，登上今天的地位。所以，他能

阻攔高易為了實現自己的報負，離開江海關嗎？在英雄識英雄的惺惺相惜中，赫德接受了

高易的辭職，並祝青年律師好運。

       “喬治，首席法務官的報酬比自由開業律師的收入高很多，”總辦想最后爭取一下。

       ”最初是如此。但是，以后很難說。以上海租界擴張的前景來看，作為自由開業的律

師，既可以合同形式為公家服務，又可以取得包括華人在內的私人顧客的種種委托，兩者

不沖突，這樣要比當公家的首席法務官，收入的途徑要多。“

       總辦知道工部局目前不可能提供使喬治放棄開業的更好機會，便像赫德一樣，祝他好       總辦知道工部局目前不可能提供使喬治放棄開業的更好機會，便像赫德一樣，祝他好

運，結束了挖角游說。

        離開禮查飯店后，高易沒有穿過威利斯橋返回外灘，而是留在治安大為改善的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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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走向勝仔的餐館“探花樓”。自從“探花樓”幫助江海關大廚阿南在歡迎英法軍官的

盛大宴會上烤制乳豬，大出風頭后，阿南和勝仔開始來往。勝仔的流利英文，不久便使他

成了阿南的好友。按照阿南的指點，勝仔將原先一開間的店面擴大一倍，一半仍做傳統粵

菜，一半做起時髦的番菜。這時所謂的番菜，其實就是中國化的簡單西菜，如火腿煎荷包菜，一半做起時髦的番菜。這時所謂的番菜，其實就是中國化的簡單西菜，如火腿煎荷包

蛋，剔除魚刺的紅燒鯧魚塊，金黃油炸的豬排骨，和加了幾滴牛奶的雞絲磨菇湯。最重要

的，不是吃什麼，而是怎麼吃。所以，桌上不放筷子，隻放刀，叉，瓢，上菜之前先上湯，

上菜時每人一份，各吃各的。這樣的改變，使“探花樓”的身家十倍，成了虹口這一帶和

洋人打交道的華人，或是希望擠身於和洋人打交道但尚未能和洋人打上交道的華人們的熱

門餐廳。當然，這裡的主要客人是華人。洋人，除非要跟華人打交道，是不會到這裡來消

費的，因為這裡連正經的咖啡都沒有供應。

              高易挑了一張在角落的餐桌坐下。他聞到了飯菜的香味，但是對這種味道並不很

歡迎，因為剛才皮克伍德在禮查飯店招待他的早餐實在太豐盛了，到現在為止，他的胃裡

還沒有騰出空間裝納下一餐的食物。他所聞到的是強烈的洋蔥攪和醬油的味道。和從前單

獨經營粵菜時相比，這家半供應番菜的餐廳，已經很干淨了，盡管鋪在桌上的白桌布上仍

然沾著棕色的菜汁。

         勝仔十幾歲的兒子利仔是這裡的跑堂，因為他會說些洋涇浜的英文。高易吩咐利仔，

自己約了一個客人，等客人到了，再點菜。利仔便去后面廚房拿荷蘭水，因為勝仔關照過

兒子，凡是洋客人，一律免費招待荷蘭水，並且務必要讓自己親自出場客套一番。

          利仔走進廚房的時候，勝仔正在一邊剝洋蔥，一邊和來訪的阿南談論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不知是因為洋蔥的辛辣，還是談話的內容，勝仔邊說邊擦眼淚。

          ”阿南先生，不是我信不過你。你對小店的照顧是有目共睹的，我勝仔一輩子都感          ”阿南先生，不是我信不過你。你對小店的照顧是有目共睹的，我勝仔一輩子都感

恩戴德。實在是，你剛才提出的事情，牽涉太大，來得太突然，請你給我點時間想想。”

          “我的勝仔老弟，你還要猶豫什麼？我都講破嘴了，客戶由我拉，進貨由你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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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好的機會，再等，就會被。。。”

             “阿爸，來了一個洋客人，我來拿荷蘭水。”利仔走進來，打斷長輩的談話。

            勝仔乘機暫停同阿南的交談，把荷蘭水和一個玻璃杯放在托盤裡，跟兒子一起來

到前面的餐廳。午餐的高峰時間未到，餐廳裡難得空蕩蕩的。到前面的餐廳。午餐的高峰時間未到，餐廳裡難得空蕩蕩的。

       “洋大人好，請問如何尊稱？”勝仔一面同高易打招呼，一面端上荷蘭水。

          ”我姓高易。“

          ”高大人好。請問大人今天是會客，還是自己消遣？有什麼需要，請吩咐。”

          ”我在等一位朋友。“

          ”大人是工部局的吧？“勝仔看高易不像個買賣人，卻有幾分當官的嚴肅，搭訕著

問。

          ”江海關的。沒事的話，你去忙吧。“ 高易對勝仔的這種打探有點不耐煩。

          ”是，大人。“

            回到廚房，勝仔告訴阿南來了一個江海關的洋人。阿南很好奇，一個江海關的洋人

怎麼會來”探花樓“這種餐館呢？他決定去看個明白。

           ”咦，原來是高大人！“ 阿南一眼認出高易。

           喬治對阿南的出現，有點意外。跟所有出席歡迎英法軍官盛宴的客人一樣，他以為

烤乳豬是阿南的杰作，跟虹口的這家番菜館無關。他更不曉得，平時阿南在江海關做的中

國菜，其實都是一些三腳貓的中國菜。

          阿南對喬治的出現，卻喜出望外。他並不知道喬治已經向江海關遞入辭呈。他想利

用蘇格蘭律師的口才，和江海關五品官的身份，幫助他打動勝仔的固執。

       ”高大人，能否請你幫個大忙？江海關緝私船隊要我尋找固定的食品供應商，我想請       ”高大人，能否請你幫個大忙？江海關緝私船隊要我尋找固定的食品供應商，我想請

勝仔，這家飯店的老板，做這個供應商。可是，勝仔不願意放下這裡的生意。請高大人開

導勝仔，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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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易一下子明白，阿南正在挖角勝仔，要后者離開“探花樓”，和自己合伙經營供應

江海關緝私船隊食品的生意。從上海到鎮江，江海關有幾十膄緝私船，幾百號人在江面成

年累月的吃喝，是筆很大的生意。自從和長毛在上海附近開戰后，越來越多的洋人軍艦到

達上海，對供船食品的需求，和江海關的緝私船，形成竟爭。為了確保供應，總稅務司決達上海，對供船食品的需求，和江海關的緝私船，形成竟爭。為了確保供應，總稅務司決

定建立專們服務江海關船隊的食品供應商。阿南非常想取得這項利益豐潤的差事。

          盡管高易即將離開江海關，他還是願意為這個機構效勞。所以他跟隨阿南來到廚房。

這裡，即使煮番菜，環境和中式的餐館廚房沒有什麼兩樣：石灰粉刷的牆，多處駁落；蛀

虫侵蝕的舊桌子，四腳高低不平；磚砌的大灶，油膩滲透的木蓋，壓著漆黑的鐵鍋；用蠟

黃半透明的生肉皮箍住的砧板上，擱了一把斧頭狀的砍刀；灶台上高高低低排列著各種調

味瓶；大灶的一個小孔上，埋著一台沙鍋，正在燉牛肉，鍋蓋縫裡，伴隨一縷縷蒸汽，冒

出噗哧噗哧的慢煮聲和洋蔥味。

          矮胖的勝仔看到高易光臨，非常驚訝。阿南畢竟是馬來亞人，面子大，能請得動洋

大人。他連忙停止剝洋蔥，堆起一團笑容，請阿南和高易在發出吱呀作響的竹椅上坐下。

       “勝仔老弟，高大人是江海關的要員，一等學問。很關心我們的生意，請聽聽他的意

見。”

           勝仔恭敬地點頭。

         ”我想先聽聽勝仔先生的意見。“

        ”高大人，替西洋船做食品供應，原先是我向阿南先生提出來的。我沒來上海之前，

在廣東珠江一帶就做過向西洋船提供食品的生意。那是給兩膄船提供食品，加上自己經營

的餐館，夠忙了。到了上海，開始沒有摸著門道，就開了這家餐館，專做廣東菜，生意過

得去，但不紅火，所以天天在關老爺菩薩面前燒香，求求菩薩保佑發財。后來，菩薩有眼，得去，但不紅火，所以天天在關老爺菩薩面前燒香，求求菩薩保佑發財。后來，菩薩有眼，

送來了阿南先生這位貴人，指點我做番菜，生意好得忙不過來。我隻求菩薩保佑我生意一

路好下去，我就心滿意足了。沒想到，今天阿南先生突然來要我放棄餐館生意，和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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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爐灶，去做江海關船隊的食品供應。高大人，你想想，餐館生意這麼好，我能扔得下

嗎？“

       說罷，勝仔一臉愁腸百結地望著高易。

       ”勝仔先生，你是對做船供食品不再感興趣，還是心疼扔下餐館生意？“       ”勝仔先生，你是對做船供食品不再感興趣，還是心疼扔下餐館生意？“

       ”心疼扔下餐館生意。“

       ”你在菩薩面前燒香，有沒有心疼燒香的錢？“

       ”沒有。“

       ”為什麼？“

       ”燒掉的香是小錢，餐館賺來的是大錢。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小財不去，大財不來。

就是這個意思。“

         ”扔下餐館生意，是去小財；做船供食品，是發大財；這跟你燒香求財是一個意思，

對嗎？“

         勝仔瞪大眼晴，答不上話來。阿南喜茲茲地看著他，得意非凡。

     ”勝仔先生，我並不清楚你目前的餐館生意。但是，我敢肯定，每一位上這裡的客人

點的菜都是你一道一道烹燒出來的。對嗎？所以，你盼望這家餐館的生意紅火是有限度的。

限度就是你一個人，一天之內，除去休息之外，全部時間都用來燒菜所能賺的錢。而現在

你離這個限度還很遠，所以，你還有時間在廚房聊天。“

      ”我的生意還沒有到達高大人講的限度。“

      ”有限度的餐館生意就是小錢。做船供食品生意，沒有限度，才是大錢。江海關幾十

條船的食品供應僅僅是一個開始，一個免費的試驗場。一旦你和阿南先生熟悉了上海四周

的農貿市場，你們就可以建立供應網，向越來越多來到上海的各色近海遠洋輪船提供食品，的農貿市場，你們就可以建立供應網，向越來越多來到上海的各色近海遠洋輪船提供食品，

船來得越多，你的生意就越大，這是一個前途無量的生意！“

       ”可是，高大人，為什麼當年我在珠江做船供食品，沒有到達前途無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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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一來五口通商前的珠江，生意上不能跟今天五口通商后的上海相比。二來，

當時，你仍在經營餐館，沒有全時去做船供食品。時間就是金錢，香燒得不夠，所以賺得

也就有限。勝仔先生，不要辜負命運對你的眷顧。你已經受到好運的第一波洗禮，把廣東

餐館改成番菜館；不要忽視第二波好運的更大洗禮，退辭送上門來的江海關船的大好機會。餐館改成番菜館；不要忽視第二波好運的更大洗禮，退辭送上門來的江海關船的大好機會。

記住，在餐館林立的上海租界，做一輩子餐館，你會成為一個殷實的小富翁；在方興未艾

的上海船運界，做十年食品供應，你和阿南會成為坐豪華馬車，跟班成群的大班。到時候，

你們別忘了今天我說的這番話。“

        勝仔聽著律師滔滔不絕的勸說，愁腸百結的臉漸漸露出笑意。高易知道，他向勝仔展

現了一種留在番菜館不能實現的機會，隻需再下一把勁，就能挖角成功。

       ”勝仔先生如果實在舍不得這家餐館，可以把這家餐館租給有能力的人經營，自己保

留餐館的所有權。這樣的話，就可以在最短時間裡，改行去做船供食品了。“

         勝仔連連點頭，滿臉笑容。

        這時，利仔走進廚房，告訴高易，他等待的客人到了。

        高易回到已坐滿八成午餐顧客的餐廳。顧客大都是來自各種洋人機構裡的中下級華人

雇員。他們有的頭戴瓜皮帽，腳穿西式皮鞋；有的在綢長衫外罩一件西裝馬甲；有的從馬

褂裡拖出鍍銀的表鏈；有的一邊抽水煙一邊喝荷蘭水；有的用叉子把沒有切開的炸豬排往

嘴裡塞；有的像模像樣用刀切開豬排，卻嫌味道偏淡，要了一碟洒蔥花的醬油，一塊一塊

沾著吃。

       高易登待的客人是江海關的書辦容嘉樹。九品官服的容嘉樹身材矮小，西裝革履的喬

治高易魁梧高大，面對面坐在一起，引來周圍一些華人顧客的注意。他們納悶容嘉樹的來

頭，但是餐廳裡的喧嘩使他們聽不清餐廳裡這對唯一的華洋客人的對話。頭，但是餐廳裡的喧嘩使他們聽不清餐廳裡這對唯一的華洋客人的對話。

      “高大人，你太客氣了，請我吃飯。”

      “容書辦，我要離開江海關了。所以請你吃飯，謝謝你這幾年對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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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是要調任鎮江江海關嗎?恭喜高大人！"

      "不,我是要脫離大清江海關。我們先點菜，邊吃邊聊，好嗎？“

       書辦點了金必多湯（牛奶雞絲磨菇湯）和炸豬排，蘇格蘭律師點了同樣的湯和洋蔥牛

肉。跑堂利仔又給他們斟上免費的荷蘭水。肉。跑堂利仔又給他們斟上免費的荷蘭水。

       ”高大人，太意外了。真舍不得你離開。和你一起工作，我學到很多東西。以后恐怕

再也碰不到高大人這樣好相處的洋大人了。”書辦的嗓音有點咽啞，明亮的雙眼泛紅，對

於高易要離開的消息，容嘉樹除了吃驚，更多傷感。他吃驚，因為他覺得高易在江海關前

途無量，突然要離開，實在不可思議。他傷感，因為他覺得跟高易從上下級漸漸發展成可

以彼此聊些心事的朋友關系，從此要斷了。在雙向的友情裡，他簡直有一種被突然拋棄的

感覺。

      ”容書辦，你有興趣跟我繼續一起工作嗎？“

      ”高大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跟我一起離開江海關。”

          容嘉樹仿佛被雷擊一般，傷感不翼而飛，呆呆地瞪著高易，瞳孔都擴大了。

      ”是這樣的，我離開江海關是要自立門戶，去當開業律師。因為來中國之前，我考取

了大不列顛出庭律師資格執照，憑此執照，我可以在行使大英法律的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

四分之一人口的地方當律師。律師有兩種，一種是替政府或固定的機構服務，領薪水，專

門處理與那家特定機構有關的法律案子；另一種是自己開業當老板，向全社會接案子收取

費用。”

     “高大人，你現在是五品法務官，開業律師是幾品？”

      “無品。”      “無品。”

      ”大人，你是要棄官經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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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蘇格蘭律師向九品書辦講述了種種他覺得目前上海租界迫切需要辦理，卻無律

師出面受理的案子，特別是在同房地產買賣過戶有關的手續上，華洋交錯，糾紛百出，因

為到目前為止，在上海租界，還沒有一家正規的律師事務所為日常的地產交易提供服務。

機會也就在此，自己將開設租界上第一家綜合服務的律師事務所，案子會接不完。然后，機會也就在此，自己將開設租界上第一家綜合服務的律師事務所，案子會接不完。然后，

他又介紹了律師行業從倫敦到各殖民地，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舉足輕重的位置。從

倫敦貴族的遺產分配，印度各土邦王公的領地劃分，南非鑽石礦的產權公証，埃及蘇丹的

王位繼承，到美利堅合總國的獨立宣言，到處都有律師們在台前幕后留下的痕跡。這麼一

個了不起的行業，在上海租界興旺發達，不會有疑問的。

    “我的律師事務所需要一位中文總文案，你有興趣嗎？”

      書辦聽著律師天南地北舉例種種的游說，簡直有點頭暈目眩。幸好，利仔端來湯和菜，

為書辦提供延緩回答律師的時間。像大部分生活在租界的華人一樣，容嘉樹對洋人的認知

僅停留在衣食住行的差異上，對於洋人在經歷基督博愛，文藝復興，民權宣示，工業革命，

走向世界，幾百年來厚積薄發建立起來的開拓精神，知之甚微。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的文吏，

容嘉樹習慣了天天等因奉此，對這種墨守成規的生活沒有任何不滿。高易要他離開江海關

去私人律師事務所當總文案的建議，就像在封閉的山洞裡劈開了一處出口，奇妙的音樂和

五彩的光芒從那裡瀉入山洞，除非用手捂住眼睛耳朵，想避開也難。

         ”高大人，再過一年，我就要從九品官升為從八品了，我舍不得離開江海關。“ 容

嘉樹回答，他選擇留在山洞裡過寧靜的日子。

         ”你知道從八品一年的薪水嗎？“

         ”雙薪的話，月俸80兩。“

         ”來我的事務所當總文案，月俸120兩，再加個案獎金。“         ”來我的事務所當總文案，月俸120兩，再加個案獎金。“

      高易知道，根據江海關的資薪標准，像容嘉樹這樣沒有大學文憑的華員，每五年考核

一次，成績通過可以升一級，最高升到正七品，雙薪的話，月俸90兩。現在，他開出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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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容嘉樹留在江海關一輩子都不要指望達到的。挖角，就是要向被挖角者提供留在原機

構不能實現的機會。

        ”對不起，高大人，不是錢的問題，我不想離開江海關。“

       ”那麼，什麼是問題？“       ”那麼，什麼是問題？“

        ”在江海關，那怕才九品，我好歹是個官。到了大人的事務所，跟大人開業，我就成

了商民。”

      “商民有什麼不好？”

      ”士農工商，商是最低一級。如果我棄官就商，家父會覺得我很沒有出息。“

      喬治高易像大多數居住在租界的洋人一樣，對華人的認知局限在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差

別上，對於中華民族在兩千多年來以皇權為中心，社會地位以越向皇權靠近就越高貴，越

向皇權疏遠就越卑微的等級概念，一無所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

背景下，官府是皇權的代表，掌握最大的資源，掌握每個人的生死榮辱。每個人求上進的

標杆必須用他所處的地位和皇權的距離來衡量。所以，最體面的工作就是當官，替皇權打

工。

       高易對容嘉樹講的”士“這個概念，像隔著濃霧看泰姆士河，很模糊。但是，他對華

人的孝道有所瞭解。既然容嘉樹顧慮父親的意見，那麼，打通他父親這一關，就成了促成

容嘉樹離開江海關的關鍵。

      ”容書辦，我知道你的想法了。其實，我們律師事務所同別的行業最大的區別就是我

們要經常同政府打交道，有時甚至要代表政府打交道。“

       ”代表政府？“ 書辦的眼睛亮了起來。

    ”對，就好比我到目前為止要代表大清江海關這個政府機構，同各國的洋行打交道一模    ”對，就好比我到目前為止要代表大清江海關這個政府機構，同各國的洋行打交道一模

一樣“。然后，蘇格蘭律師向書辦解釋了西式律師和中國傳統訟師的根本不同。因為，西

式律師是現代法制的產物。那麼，什麼是現代法制呢？現代法制就是社會契約的具體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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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社會契約？“ 書辦接著問。

     ”就是在一個社會裡，每一個人都同意遵守的規則和義務，使自己和其他人免受不公

平的待遇。就像下棋，棋手必須遵守下棋的規則才能下好一盤棋。“

      ”這不是和王法一樣嗎？“      ”這不是和王法一樣嗎？“

       ”王法是官員為皇帝設計的統治平民的規則。王法的產生沒有征得平民的同意，王法

產生后平民必須遵守，王法隻適用平民。社會契約是經過平民大眾同意后產生的，產生后

每個人，包括皇帝，官吏，平民在內都要遵守。這就是社會契約和王法的區別。由社會契

約產生的具體條文就是現代法律，依據法律治理社會的秩序叫做法制。律師是法制的使用

者，解釋者，和守衛者。上海租界推行的就是這種法制。所以，在租界，我們律師事務所

辦理的案子跟治理社會秩序息息相關，在律師事務所工作，跟你在大清江海關當官，重要

性不相上下。你能否把這些詳情寫信告訴你父親，消除他對你棄官經商的誤解？你來我的

事務所一定會發現工作比在江海關要有趣得多！”

       “可是，我現在無法同家父通信。”

          "為什麼？“

         ”家父全家原住紹興，為躲避長毛，逃到通商口岸寧波，想不到寧波也被長毛佔領。

我有他們在寧波的地址，但是現在隔著戰場，音訊全無。我真后悔當初沒有要家父全家搬

來上海租界。“

        高易記得容嘉樹的祖先是因為出版了一本政府不喜歡的書，被政府從安徽貶到浙江，

從此取消考科舉的資格。現在，又因為同胞之間的戰爭，家庭分離，生死不明。為什麼這

個民族總是發生自己人跟自己人過不去的局面呢？容嘉樹和他的父親不能通信，意味著容

嘉樹不能征得父親的同意離開江海關。高易知道“孝”在華人社會裡的分量，他對挖角容嘉樹不能征得父親的同意離開江海關。高易知道“孝”在華人社會裡的分量，他對挖角容

嘉樹的決心卻沒有動搖，因為他是一個決不輕言放棄的蘇格蘭人，他的未來的事務所太需

要容嘉樹這樣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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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書辦，我很難過聽到令尊的處境。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不知高大人認識什麼人能穿越戰場帶個信嗎？“

        ”暫時沒有。。。不，讓我想想，“ 這時，午餐的高峰時間已過，顧客們相繼離開，

餐廳裡安靜下來。高易望著擺在兩人面前因專心談話吃剩很多的炸豬排和牛肉，飽滿的嘴餐廳裡安靜下來。高易望著擺在兩人面前因專心談話吃剩很多的炸豬排和牛肉，飽滿的嘴

唇在筆挺的獅子鼻下微微鼓起嘴角。談話，從挖角游說轉到想法子幫容嘉樹恢復家庭聯絡，

是意外的。原先，高易要向書辦展現一個留在江海關不可實現的機會，作為拉攏書辦加入

法律事務所的理由；結果，尋找穿越戰場傳信的門道，成了容嘉樹對高易的一種真心的企

盼。高易感到有些壓力。

          幸好，他很快找到了答案。

        ”容書辦，我認識一個教會的朋友，倫敦差遣會的托瑪斯牧師，他是一交游廣闊的人，

常勝軍和長毛兩邊都有熟人。。。“

      ”我不信教，“ 容嘉樹膽祛地打斷說。

      ”不要緊，我親眼看到過托瑪斯牧師幫助佛教徒修復被長毛燒毀的寺廟。他會幫你的，

除非他真的沒有辦法。今天下午，我就去拜訪牧師，把你的需要告訴他。如果，你不介意

的話，請你現在把令尊在寧波的地址告訴我。“

       容嘉樹向利仔要來紙和筆，一邊寫下父親的姓名和地址，一邊聽高易約略介紹托瑪斯

牧師的差遣會在長江三角洲，包括寧波在內地區的傳教活動。這些活動，都是高易從艾瑪

那裡聽來的。但是，高易並沒有提到托瑪斯牧師通過常勝軍建立和長毛在前線互通信使的

事，盡管高易對托瑪斯牧師能幫助容嘉樹的把握，就是基於牧師和長毛之間的那份通信關

系。

      ”冒昧的問一下，如果托瑪斯牧師有能力，你希望牧師把令尊全家接來上海嗎？“      ”冒昧的問一下，如果托瑪斯牧師有能力，你希望牧師把令尊全家接來上海嗎？“

       ”如果能這樣，太感謝高大人了。。。“ 容嘉樹的嗓門因感激沙啞起來。”我願意加

入高大人的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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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次，輪到高易瞪大藍色的眼睛，連瞳孔都擴大了。”你還沒有征得

令尊的同意呀！“

       ”家父一定會答應的。士為知己者死。“

       蘇格蘭律師經過一餐午飯的時間，對中國的“士”這個概念，像上速成課一樣，有了       蘇格蘭律師經過一餐午飯的時間，對中國的“士”這個概念，像上速成課一樣，有了

非常透徹的瞭解。托瑪斯牧師說過，把握中國的讀書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國大眾的鑰匙。

那麼，開啟鑰匙的鑰匙，就是要和“士”的理念對勁。

           高易接過容嘉樹恭恭正正書寫的地址，心滿意足地結束了午餐。從早晨開始，高易

切身經歷了三場挖角，無論是被挖角或挖角，他都感受到租界強勁的脈搏在每個當事者身

上的跳動。

        當喬治高易和容嘉樹走出“探花樓“時，沿街兜售《北華捷報》的報童正在高聲叫賣

“號外”。高易買了一份，頭版上醒目的標題映入眼帘：

     ”常勝軍昨日攻克青浦縣城！“


